
在今天，文化被重新动员起来服

务于国家的整体建设，经济和市场的

概念似乎也已经是深人人心，庙会的

经济功能也因此日益突出起来。地方

政府也试图依靠庙会赚钱，希望从这

种假想的文化资源中获取可能有的

剩余价值，其态度由对老百姓“民

俗”的批判转向利用，借助社会学者

的语言来说，就是将一种文化的资本

转化成了一种经济的资本。这或许就

是权力精英对民间文化生活的一种

支配和利用。

正是在这种获取经济的思想支

配下，许多在本村“有头有脸”的人，

绞尽脑汁通过与政治权力的种种关

系，进入到商丘火神台庙会的组织和

管理中来，利用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头

衔，想尽一切办法，希望通过庙会，能

给个人或其小团体带来丰厚的利润，

再以对这种利润的分配，来培固与上

级权力者的关系、维护和扩大自己的

既得利益。因此他或他们通过对来自

各地的表演团体的管理费、场地费等

的征收，对表演场地的安排、对门票

价格的提高等方法，以期实现预期的

目标。比如，火神台庙会在收归村、乡

管理后，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庙会的经

济功能，乡、村就把庙会的组织和管

理权分包给个人，鉴于往年庙会期间

高额的经济收入，许多人都参与到了

这种承包的竞争中来，最后，通过竞

争者的经济、政治手段的运用，打通

各个环节，最终有那么一个或几个综

合“能力”最强者在竞争中胜出。在

获得承包权后，为了完成上交的承包

额、收回在竞争中所投入的钱财、支

付庙会期间的一切开销，承包人取消

了本村村民可以免费进入各景点的

特权。为了多售门票，承包者还把往

年一直安排在各景点外道路两旁的

各表演团体，全部安排到了各景点

内，并规定各表演团体，无论收益好

坏，一律按实际用地面积交纳场地费

和管理费。在2002年以前，每年都有

的、已经成为火神台庙会一大特征的

唱大戏，承包人为了更多地安排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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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团体，同时也不想在没有收益

的唱大戏上再支付上无偿的搭戏台

费、请戏班费、场地费以及戏班的吃、

住费等，在2003年的火神台庙会期

间也被取消了。

通常情况下，一方神灵佑护一方

人，一个地方的资源首先得利的也应

是本地广大的普通民众。最初，火神

台是当地民众自由聚集、纪念火神的

场所，通过祭拜来缅怀古人为他们所

做出的贡献，由此，这种民众的自发

聚集便形成了火神台庙会，而庙会也

随即成为当地人们集会、娱乐的地方。

在那最初由20位本村的基金会

员对火神台加以管理之时，他们一方

面是想对古迹能进行较好的照顾和修

缮，不想让庙宇继续破败下去，另一方

面，也可以使当地的村民能从这仅有

的资源上受惠，改善本地村民的生活

条件。从那时起，火神台的外围才砌

起了墙，开始对外收取门票，从开始的

每人一毛、两毛、五毛到一块、两块不

等。既使这样，他们也并没有严格按

规定的价格收取。由于守门人都是老

实、敦厚的农民，对于那些条件差的游

客，感于他们对神的诚心，要么不收门

票，要么少收，三、五个人买一张门票

也让进，他们更多讲求的是人的品德、

是对神的信仰。他们深信，信神可以

让人学好，可以使人弃恶行善，因此他

们鼓励游客去信神、来火神台祭拜神

灵，希望通过祭神，能达到教育人的目

的。对于外来表演的团队，开始时，也

不收取任何管理费、场地费。正是这

种宽松的条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

徒，不惜从千里之外赶来朝台，越来越

多的文艺团体来此献艺，由此也使得

商丘火神台庙会的名声越来越大，庙

会也越办越红火，庙会的时间持续的

也越来越长。每年，村里的人在庙会

结束后，都可以分到一笔数额不等的

红利，这也更让他们感受到神灵对他

们的佑助，这种佑助，不仅在精神上，

也表现在物质上，也因而使他们更加

信奉火神爷。

但随着人们对金钱的向往，再加

上管理方面的缺漏，商丘的火神台庙

会，越来越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而且

正逐步丧失火神爷在游客心目中“惩

恶扬善”的灵性；一些人对神的信仰

也产生了动摇和疑惑。在当地的许多

村民眼中，那些平时横行乡里、胡作非

为的人，成了庙会的组织者，作为周围

人们心理上的寄托、民众欢娱聚会的

地方，叫人弃恶行善、向上学好的神

灵，如今也成为一些人手中捞钱的工

具。据调查，2003年参加庙会的人数

固

一一一一当一一一一一一当一一的一一一一

  万方数据



比上年少了一半多，一些外地的表演

团，由于场地被安排在景点内，而不

是象往年那样在景点外的路两旁，致

使许多游客即便进了景点，但为了少

花钱，也不再去看演出了，只是在景

点内转转，烧烧香了事。而在往年，在

景点外的游客大多都会进入一到两

个表演场地去观看演出。所以，2003

年有一半以上的表演团体都感觉效

益不好，甚至他们的收入还不够用来

支付本团体在庙会期间的支出，因此

在其场地租期还没到便纷纷离开了。

出于对2003年庙会管理方式的不

满，他们甚至把火神台比做“老虎

台”，而许多前来逛庙会的游客，对庙

会的管理方式也极为不满，认为这样

下去，真要把火神台弄死了，以后谁

还会来，来了又能干啥，看没看的、玩

没玩的，只知道收钱，纯粹是“拿着神

骗人”。既使承包者本人也发现，虽

然2003年场地费的收入有所提高，

但门票的收入和捐款数却比往年少

了许多。

2003年的火神台庙会首次出现

了不景气现象，这不能不引起当地管

理者和村民的思考和忧虑。作为国家

代表的政府，如何借助一种传统的符

号逻辑，来赋予外来的商品以等级的

意义，在政府官员的眼里，这是“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在农民的眼中这是

“撞大运”。但是，如果没有长远眼

光，不从长远来打算，只顾及个人或

小集团的眼前利益和收入，采取一种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来开发，

最终结果就只能是面对声誉的扫地、

经济利益的丧失和梦想的破灭。这种

试图依靠庙会赚钱，把承包庙会作为

一种投资方式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取

的，这无疑会将民众的思想引向愚昧

和错误。

庙会期间，烧香拜神、求仙问卦

的气氛非常浓烈。而代表国家意志的

官员们，虽然他们不敢公开明目张胆

的信仰，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比普

通的民众更为迷信。因此对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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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不加以压制，反而以“信仰自

由”为幌子，加以扩大和“发扬”。并

冠以“传统的文化”的称号，期望利

用这种传统文化，最终可以带来国家

与地方经济的复兴、自身利益的维护

和扩大，因而一下子农民又成了所谓

的“草根文化”的代言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民始终只是

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当国家把

他们的日常生活看成是要加以改造

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照样在做着自

己烧香拜佛的事情；在国家倡导要恢

复他们自身文化的合法权利的时候，

他们一样要用他们隐秘的文本来讽

刺父母官的品行，用他们自己习惯的

隐喻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在他们

的眼里，凡是真正给他们带来过好处

的，都可以成为他们心目中神谱上的

一员，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解释体系和

判断逻辑，对周围的社会做出评价，

不管官方人士喜欢与否，都不能真正

彻底地改变和阻止他们思想的运营，

更何况对思想的封杀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民众怎样努

力，生活中总会有许多人力及政府所

不能及之处，人们通常需要承受来自

方方面面的精神压力。同时，从人的

生理特性看，人类还有一种本能的

“倾诉欲”，即希望向别人或神灵诉

说自己的主张或烦恼，而庙会恰恰是

这样一个民众可以缓解和释放心理

压力的公开场所。换言之，作为物质

实体的庙可以拆除，但民众心中的

“庙”却是拆不掉、扒不倒的。扬汤止

沸不如釜底抽薪，解决信仰问题的最

好办法就是加强教育，努力提高社会

成员的整体思想水平与文化素质，使

其El益强大起来，增强他们抵御各种

压力和风险的能力。

针对火神台庙会的现状，政府在

发展当地民俗方面，还应该在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改进：

(1)挖掘、扩大庙会的文化内

涵，打造商丘“火”的品牌。品牌是标

志，是特色，是整体形象的高度集中

的反映，打造品牌就是打造知名度，对

于创造特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商丘

是火的发源地，就要充分发挥这一优

势，打造“中华第一火种”这一品牌，

扩大商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引起全

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为此可以策

划举办向“火神文化节及商品洽谈

会”等活动，突出商丘“火”及“商

品”的发源地这两大特色，提升庙会

的文化层次。

(2)建立起新的管理体制。如由

市政府牵头成立“火神台管理指挥

部”，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并由指

挥部统一协调文化、工商、公安、税务

等部门。

(3)加强对火神台庙会的引导和

指导。要特别注意民间文化的控制和

管理，多引入一些群众喜闻乐见、雅俗

共赏的文艺节目。要尽量保持火神台

的原汁原味，下大力气保护这一不可

多得的传统民间文艺形式。用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扫黄打非”工

作力度，净化文化市场。

庙会依据其特有的功能，对社会

既具有社会整合、凝聚功能，又有着潜

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在社会相对稳

定的时候，它只不过是人们宣泄自己

感情的方式，对传统规范的蔑视和嘲

弄被限制在一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而在社会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它就

为公开的反叛行为提供了机会。从深

层看，这类活动在传统社会中起着调

节器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平日单调

生活、辛苦劳作的调节器；另一方面，

也是平日传统礼教束缚下，人们被压

抑心理的调节器。更进一步看，如果

统治层能够对这样的调节器加以合理

掌控的话，那么它又会对社会控制起

到安全阀的作用。因此，政府在发展

民俗方面，必须申时度势，做出行之有

效的决策，才能造福于当地，促进当地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健康、协调发

展(作者单位：河膏商丘师范学院历史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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